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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档案亚太记忆申报书的填报
□朱江

古通州的野生哺乳动物
□达少华

掘港·蠙山·玭浦
□徐继康

在疫情条件制约下，评委到现场查阅档案的机会比较少，往往通过申报书
来评判是否符合申报的条件，某种意义上申报书是申报成败的关键。

清官循吏朱兆蓉
□白本 陈红

培园传家楚桥印
□三青

申报书的填报是世界记忆亚太地区
名录申报的核心环节。概括和提炼出档
案的核心内容与价值，是申报书填报的
要求。在疫情条件制约下，评委到现场
查阅档案的机会比较少，往往通过申报
书来评判是否符合申报的条件，某种意
义上申报书是申报成败的关键。

田彤教授曾与章开沅先生合作出版
过专著《张謇与近代社会》（华中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1年），对于张謇引领的南
通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包括工业化的特
点、农业的早期产业化经营、企业的经营
与管理体制等有全面而独到的阐述。田
教授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曾在南通市
档案馆全面查阅了大生档案，对大生档
案情况非常熟悉。2016年，南通市档案
馆启动大生档案申报亚太记忆工作，田
教授先后两次从武汉赶到南通进行指
导。无论是从对大生档案的了解程度，
还是张謇研究的理论深度，以及对南通
的感情出发来衡量，田教授都是申报顾
问的第一人选。

申报书的概述部分，要求“简要描述
申报的文献遗产，并说明推荐理由。包
括手稿、文件、影像等文献遗产的类型。
突出申报的文献遗产的本质、独特性和
重要性”，是整个申报书焦点所在。在持
续的沟通中，概述部分不断精进。特别
是5月20日之后，国家档案局交流合作
司直接对申报书填报进行指导，要求突
出大生纱厂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关
系。在大生纱厂的定位方面，田教授提
出的“1895年创建的大生纱厂是中国及
东亚棉纺业萌芽期的龙头企业”得到普
遍认同，后来各大媒体，包括《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在新闻稿中，
都采纳了这个观点。

申报书6.3“目录或登记详情”部分
要求：“申报的文献汇集或档案全宗必须
是有限的，有清晰的起止日期。如果目

录或登记详情太长，请提供带有目录示
例、利用或登记号码范例的内容介绍。
或者也可将目录或登记详情作为附件，
或提供线上详细目录的链接。”这部分的
填写花费了很多精力。我和同事朱慧仔
细、反复研读了大生纱厂早期形成的档
案，确定其中的205卷作为申报档案。
根据档案形成的时间，明确申报档案的
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907年。

申报书挑选的150条示范卷内目
录，分股份制运作、建造厂房、机器安装、
驻沪事务所、经营投资、购买物料、设立
分厂、经营航运、教育慈善等9个方面。
示范卷内目录的呈现，一方面要反映大
生纱厂创办初期的基本面貌，印证申报
书提出的观点，如“大生纱厂的成功创办
与运营，是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智慧与世
界先进技术设备、企业组织形式相结合
的硕果”。另一方面要与申报书其他部
分内容相兼容乃至补充，如申报书的第
10部分“性别”提出：“性别平等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两大全球首要目标之一。
如果申报项目中有任何关于性别平等的
方面，请详细说明，描述申报的文献遗产
如何讲述了亚太地区妇女和女童的生
活，以及对于本区域的女性和女童或者
性别平等有何影响”，我们挑选了1906
年的《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初办章程》、
1907年大生纱厂为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办理事务的账册、1907年大生纱厂致驻
沪事务所关于上海事务所员工捐助南通
新育婴堂250元的第153号号信等。

档案文献讲求流传有序，完整的形
成和保存历史有助于其真实性的考证，
亚太记忆申报书前后有两处涉及这个问
题。第一处是6.5“历史/起源/背景/出
处”部分，要求“陈述文献遗产的历史，其

‘生命历程’或出处，即文献从产生到入
藏本机构的过程。这对于文献的真实性
非常关键。如果不知道所有详情，则尽

可能全面地描述文献的出处。”第二处是
7.“真实性和完整性”部分，询问“文献遗
产呈现的是否是其本来的面貌？”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包括大
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在内的大生档案本
身的历史，正是我从2006年开始就着手
研究的问题。我通过走访当事人、实地寻
访、查阅档案、翻阅资料，基本厘清了大生
档案的来龙去脉，在拙著《大生档案》中有
详尽的分析。在申报书中，我们是这样叙

述的：“大生纱厂的创办人张謇具有强烈的档
案意识，1897年制定的大生纱厂《厂约》中，明
确银钱总帐房为档案管理的部门，从筹备之始
就注重档案的积累和保存。‘大生纱厂创办初
期档案（1896-1907）’是在大生纱厂的生产、
经营和管理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历史记录，系统
地反映大生纱厂早期历史。1962年3月，这部
分档案由大生纱厂移交给江苏省南通市档案
馆”。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这里所说的古通州，是指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南通筑城建
州起至1912年改州设南通县为止的这一段行政建置，以便与现代
的通州市、通州区相区别。古通州濒江临海，植被茂盛，具有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其中的野生哺乳动物也有相当多的种类和数量。
陆生的有老虎、麋鹿、鹿、狼、猕猴、獐、狐狸、猪獾、狗獾、貉、刺猬、
兔、黄鼠狼、蝙蝠以及老鼠等。水生的有鲸类、白鳍豚、江豚、海獭
和水獭等。

南通旧方志中从唐代开始就有老虎的记载。明嘉靖《通州志·
物产》中记载：“军山多虎蛇，人不敢至。”说明这时狼五山地区仍然
有野生的老虎。而在万历《通州志·物产》中已经没有了老虎的记
载。

麋鹿，也写作麋，俗称四不像。从文献资料中可以见到，古通州
的大地上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麋鹿。晋张华《博物志》中记载“海陵县
多麋，千万为群”，南北朝陶弘景也记述“今海陵最多，千百为群”。

“千万”和“千百”虽是概数，但也清楚地说明了野生麋鹿野外衰减的
速度太快了。

旧方志中常将鹿与麋鹿写在一起，如清乾隆《直隶通州志》中
记：“生于草泽之交者：麋、獐和鹿。”清《海曲拾遗》中也记：“麋鹿善
居泽，鹿因与居亦善济水。”说明鹿和麋鹿一样都能在水中生活，是
水陆两栖的野生兽类。这些记述中均提到了鹿，还有野生的獐。
鹿，有人认为就是麂，即黄麂，一种小型的鹿，与獐一样，数量很多。
嘉靖《通州志》中记载：通州每年进贡獐七只、獐皮四百七十张、鹿皮
羊皮各一百五十张。嘉靖《海门县志·岁进》也记载：“岁进，鹿一只、
獐二只、兔三只”，“岁办，鹿皮五张、獐皮一百六十张”。万历《通州
志》中也可得到证实：“毛之属，鹿、麋、獐、兔、獾、獭”，把鹿和麋从顺
序上区别开来了。否则写成麋鹿，又没有标点，那就分不清一种还
是两种动物了。乾隆《直隶通州志》记载：“狐、兔、獾、狼”“生于野”；

“生于草泽之交者”有麇、獐和麂；狸、鼠和黄鼠则居于“穴室”。
《海曲拾遗》中还有一些小型野生兽类的记述：“猪獾，氄毛较狗

獾略浅。狗獾似小犬而肥。二种皆喜穿穴堡墩邱垅中，取肉煎油可
治湯火灼伤。皮温，更宜为裘。”“刺鱼即猬，产草薮间。”“蝟，性狞
钝，少犯近则蜷缩，毛刺攒起如矢。”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记述了通
州野生哺乳动物的名称，有“麋、鹿、獐、兔、獾、狐狸、狼、獭、蝟（形如
猪，褐色，赞毛如栗房）、鼠、黄鼠（须及尾可制笔）”。黄鼠应该就是
黄鼠狼，学名黄鼬。

古通州大地上唯一的能够在空中生活的小型哺乳动物是蝙
蝠。光绪《通州直隶州志·杂记》中说：“万历中，一夕蝠堕地，死者以
千数。”可见蝙蝠的数量很多。

水生兽类体型最大的是鲸类，包括须鲸和齿鲸。古通州地处南
黄海，时有“巨鱼”搁浅海滩的记载，旧方志中记为“闰鱼”，如明万历
《通州志·物产》中记载：“闰鱼，闰年自海出，骨可为桥。”文献中最早
记载古通州海滩鲸类搁浅事例的，是宋代刘斧《青琐高议》中的《巨
鱼记》就是写的鲸在通州海滩搁浅的情况，从文中的描述可以推测，
搁浅的当为须鲸类。

白鳍豚，是国宝级的水生哺乳动物，俗称白江猪。早在《尔雅》
中就有记载，说它“大腹，喙小，锐而长，齿罗生，上下相銜，鼻在額
上，能作声，少肉多膏。胎生，健啖细鱼。大者长丈余，江中多有
之”。可惜，白鳍豚现今已濒临灭绝！

江豚，俗称江猪、海猪和海和尚等，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说：“江豚生江中，状如海豚而小，出没水上。”

关于水獭，乾隆《直隶通州志》中说：“生于水滨者曰獭”，这个獭
应是指生于淡水中的水獭。《海曲拾遗》中记述水獭具体而生动：

“獭，一名水狗，四足俱短。头与身尾俱扁，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
与尾长二三尺，居水中，能取鱼为食，兼能吐沫引水鸟食之。出水则
常休于大木上，在水呼为水獭，在木呼为木獭。又有海獭……”另
《南通州五山全志》中记载狼山有“獭鱼洞”，说“昔海水绕洞口，獭鱼
常随潮潜入……獭门，当黄泥、马鞍二山对峙处中断成洞，海獭常随
潮出入为门户，今沙涨为陆”，这说明古通州既有在淡水中生活的水
獭（木獭），又有在海水中生活的海獭。

“颐园水绘尽荒湮，珍重林居小洞天。花里图书三万轴，壶中日
月八千年。”这是如皋朱霖描述林梓培园的诗句。朱霖（1790—
1877），潮桥人，诗人，篆刻家朱兆蓉的祖父。他与林梓沈廷荣（字梅
垞）是好友。彼时，如皋城内冒氏水绘园、沙氏颐园，皆已萧索，倒是
沈家位于林梓的培园别有洞天。朱霖造访友人府邸，留下佳句。

熟稔培园的何止朱霖，他俩还有一位共同友人黄楚桥。黄楚桥
还为培园主人篆刻过一枚小章——田黄石太狮少狮纽“梅垞”印。此
印为朱文印，边款为“楚桥为梅垞先生篆 辛卯九日”。刻印时间为道
光辛卯年（1831）重阳节。黄氏时已年近古稀，所刻朱文为小篆异体
字入印，又字框分离，属于东皋印派印风，但不及黄氏早年所刻白文
印。不过此章石料极为考究，为田黄石，通体呈金黄色，又有萝卜丝
纹，质感细腻。石头上面还雕有两只狮子，一个太狮、一个少狮，既象
征人丁兴旺，又谐音“太师少师”，寓意代代为官。印章的价值，主要
看石料。这方黄楚桥篆刻的“梅垞”印也一直由沈家人世代相传。

友人陈校长是沈梅垞后人沈幼征教授的侄子。他自幼跟随沈教
授生活。本世纪初，陈校长母亲离世，他整理遗物时，还发现一张印
花，所拓印文正是黄楚桥篆刻的那方“梅垞”朱文印。他回忆20世纪
50年代，林梓地区兴办大食堂，他们搬家挪地，不少家传物件，至此
丢失。不过是否有这方章，他也难以确定。20世纪90年代，这方“梅
垞”印又在林梓出现，被几位如皋古董贩子倒卖给上海人。2013年
嘉德秋拍，黄石太狮少狮纽“梅垞”印再次现身，终以1100多万成
交。培园早湮，金石永固，保存下林梓文人的交游往事。

如皋潮桥朱兆蓉不仅是篆刻家，还
是清末时期的一位清廉官员，颇有政
声。他童年好学，既冠乃补博士，乡试
荐而未售，旋停科举。《朱氏家谱》记述，
他通过举孝廉，授中书，1892—1900
年，朱兆蓉先后任职于湘鄂浙各地。
1900年，他随慈禧、光绪西逃，躲避八
国联军。

是年，他出任长安转运使，奉檄运粟
入陕。包兰瑛作《题外子长安转运图》：

“黄沙猎猎吹白草，一鞭万里长安道”；诗
人天虚我生吟道：“豆粥难分帝子忧，西

来不带鹤同游。策鞭人比鞭丝瘦，蕃马
一嘶天地秋。”朱氏记有《长安转运日
记》，始于光绪庚子年（1900）十一月初
一，止于光绪辛丑年（1901）三月二十
日。日记所录为证，朱兆蓉抱病工作，实
属不易：庚子十一月二十日，天寒欲雪，
朱氏病不能起，当日仅食粥一碗；翌日，
朱氏头疼加剧，服柴胡葛根汤；二十二
日，朱氏带病祭祀江神。朱兆蓉此行，环
境恶劣，车马劳顿，又遭遇匪徒，种种艰
辛，皆跃然诗文之中。

源自运粮立功，又由府经历（知府

下级，协助分管出纳文书等事）推荐，朱
兆蓉前往浙江，出任知县。随后三年，
他谳案公正，从未腐败，多次为冤案平
反。上官嘉许，于宣统庚戌年（1910）
六月任命他为遂昌县知县。遂昌多
山，又无城墙，土地荒瘠，盗贼出没，于
是众人劝诫朱兆蓉险处莫去。然而朱
氏雅好山水，又云汤显祖旧治遂昌，退
食（退休）后写有《南柯梦》，至今遗风
犹存……他刚刚上任，五雷山盗匪蠢蠢
欲动，打家劫舍，乡民苦不堪言。朱兆
蓉出兵讨伐，亲自参战，九死一生。不

足一月，盗匪惨败。士民歌颂朱兆蓉的政
绩，撰文勒石，以示后人。他还重视农事，
劝农兴学，创建农会。朱兆蓉常常微服私
访，深入老林穷谷，以便因地制宜，规劝农
民改种作物，获得成功。辛亥九月，浙事未
定，五雷山余贼趁机报复，大举劫狱，朱兆
蓉率领勇士，一举歼敌。辛亥革命爆发，杭
州新军推举政治家、实业家汤寿潜（1856—
1917）为浙江军政府都督。汤氏赏识朱兆
蓉的才华，知他为官清廉，遂令他续任遂昌
知事。不幸朱兆蓉罹患疾病，只能请辞，迁
居杭州疗养，以琴自娱。

1898年12月23日，江海关为大生纱厂运输煤炭颁发给船主金
长顺的护照，原件藏南通市档案馆。

管劲丞先生在《掘港在宋熙宁中已
为海防口岸》一文中说：

孙觉字莘老，高邮人，宋神宗熙宁间
知通州。相传觉有《过掘港营寨》诗。其
诗曰：“海口来屯数百兵，貔貅严卫号精
明；驰驱每列长蛇阵，驻扎无殊细柳营。
千里旌旗惊远寇，四围戈戟比重城；遐陬
未解将军令，石炮声疑霹雳声。”诗果不
伪，掘港地名之见于文献，当以为最早。
但此掘港未必即今如东县治之掘港镇。

管先生是著名学者，治学严谨，考
证详实，对南通地方史的研究贡献尤
多，何况他就是掘港人，但“掘港地名之
见于文献，当以为最早”，似乎不确。最
早记载掘港之名的，是日本遣唐使圆仁
和尚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时间
为唐开成三年（838），书中有“掘港庭
（亭）沿海村”“村内有国清寺”“闻道扬
州掘港难过”等诸多记述，他还记述了
日本水手长佐伯全继就病死在掘港，里
人送以棺木，安葬在国清寺旁。从目前
资料来看，皋东最先看到此段记载的当
是范成法师，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重
新影印了这本书。

掘港之得名，有“缺港”“旧港”等多
种说法，最合理的说法应与掘沟有关，圆
仁在书中记述盐运河时写道：“掘沟二丈
余，直流无曲，是即隋炀帝所掘矣。”明弘
治《两淮运司志》说得更明确：“河至此掘
绝，因名掘港。”自唐之后，掘港之名屡见
于史书，如《宋会要辑稿》《元史》《明史》
《大明会典》《明实录》《读史方舆纪要》
《清实录》《清史稿》《江南通志》《筹海图

编》《淮鹾纪略》《皇朝文献通考》《皇朝经
世文编》等等。至于文人记述，更是数不
胜数。

孙觉的诗，描述了北宋时掘港驻军
的情况，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有

“留学僧到守捉军中季赏宅停宿”的记
载，可知在唐朝，掘港就是一个军事要
地了。历代朝廷都在掘港设有兵营，明
代为了防倭，还添设了总兵参将衙门。
翻开一本本《如皋县志》，从明代嘉靖到
清末，历任掘港营的守备、千总、把总的
名字，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在雍正十
年，掘港营的长官还升设为都司，为正
四品的绿营武官。掘港，在海防中的位
置很重要。

掘港还是一个盐场。管劲丞先生考
证：“掘港场在绍兴中吴巘《裁并诸场奏
议》中，被称兵火以前旧场，当设置于北
宋中叶。”其后，东陈场并入掘港场，为海
陵监辖“南四场”之一。南宋称催煎场。
元至元十四年（1277）隶两淮都转运盐
使司。明洪武元年（1368），隶属两淮都
转运使司通州分司，为“上十场”之一。
盐场的主管是场大使，是盐官中最小的
一级，但掘港场的分量一点也不比掘港
营小。

雍正九年（1731），因海岸线东移，
面积加大，人口增多，又距县城太远，清
廷添设了如皋县主簿一人，就驻于掘
港。掘港场一下子热闹起来。

有人把掘港称为掘浦，比如熊琏《澹
仙诗话》卷三中，有“仪征吴苍崖孝廉鹏
孙为人负意气，尝建义学于掘浦”“子古

迂廷璧客掘浦，与吴竹亭友善”的记述。
还有喜欢人称之鳜港，镇江大诗人鲍皋，
他与掘港一个叫程鄂士的人关系很好，
有多首诗写到他，必写为鳜港程鄂士。

掘港的别称中，当数蠙山最为有
名。在旧时掘港八景中，有一景“蠙山晓
日”。蠙山之名，始见于康熙十五年
（1676）的《如皋县志》：

蠙山，亦名车螯山，在掘港之苴上，
土人取车螯，弃壳海滨，累积成山，高十
余丈，上耸一峰，外相环带，望之若浮峦
孤屿，出没云涛中，初日照耀，金光迸射，
雅称异观。

《大清一统志》中，也有对蠙山的记
载。蠙者，蛼蛾也，即今之文蛤，掘港近
海，盛产此物，乡人好之，食毕弃壳于海
滨，堆积如山，遂以名。至若“望之若浮
峦孤屿，出没云涛中”等语，那是文人的
手笔。

文人确实喜欢用蠙山这两个字，乾
隆时期的江片石、管涛、徐邦殿被称为

“蠙山三家”。其后，雅集很频繁，仅嘉庆
二十年（1815）下半年，掘港至少举行过
十三次聚会，会必有诗，诗必结集，斯为
《蠙山联唱集》。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当
是嘉庆年间署理掘港场主簿的魏聃年，
他主持征刻了从明代万历以来掘港“土
著、侨寄、现居本境”者二百多人的一千
六百余首诗作。一个顺天潞河人，为我
们留下了厚厚的《蠙山诗钞》十二卷。

潮桥的朱敏文在《枯木禅琴谱》中署
为“蠙山朱敏文”，这里的蠙山，大概是皋
东的意思。西雉水，东蠙山。在时人潜

意识中，蠙山大可以与雉水一词并驾齐驱。
赵曾望很有意思，这个晚清民国侨寓掘

港几十年的丹徒人，总是喜欢把蠙山写为玭
山，他在《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中说：“丙戌、
丁亥间，余供职京华，仅携一仆，妻孥仍居东
海之掘港场，余集中屡称玭山者是也。”他大
概是嫌弃“蠙”字为虫旁，不雅，就改了从玉
的“玭”字。这是文人的癖好，大抵与通州人
改“狼山”为“琅山”是同一趣味。他还喜欢
用“玭浦”一词，如“玭浦碧霞山，余初游时有
红梅一株，花朵烂开，色若丹砂，同人啧啧称
赏。后为蠹蚀其根，遂萎，山间少一胜景
矣。”文字美极了，让人印象深刻。他的“玭
浦”与李驎称栟茶为“茗沙”，都是独一份。
其实，“玭浦”与碧霞山的红梅一样，都属于
电光一闪，后来没有人见过。

有人以为蠙是繁体字，每当报纸和文稿
中出现这个字，而电脑里又没有，总是用“虫
十宾”拼合而成。他们不知道“蠙”从来没有
简化过，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硬是做
了一个大错字。拼字很麻烦，有人干脆用

“宾”字来代替。如今，满大街都写成了宾
山，宾山照相馆、宾山医院、宾山水城，甚至
蠙山小学也写成宾山小学。在掘港，很难找
到一个“蠙”字喽！从“蠙”到“宾”，就发生在
近十几年间，算是肉眼可见的速度。

掘港镇被更名为如东高新区，“掘港街
道”成了下辖的三个街道之一。这个从唐朝
留下来的名字，成了一个渐渐被淹没的孤
岛，水面只剩下一片音符。多少年后，当后
人从书本里读到掘港这个隐藏已久的地名
时，会不会就像从镜里突然看见一个陌生的
背影？


